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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香
□刘志中

春天，是大自然最为慷慨之时，它以

无尽的绿意和勃勃的生机，唤醒了沉睡的

大地。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里，孕育着一

种别具一格的美味，那便是各种鲜嫩的

“芽”。它们像是春天的信使，带着生命的

活力与清新，悄然来到人间。这些芽不仅

撩拨着人们沉寂了一冬的味蕾，也触动着

心底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在众多春芽之中，黄豆芽以其平民之

姿，悄然绽放于寻常百姓的餐桌上。不同

于温室里娇生惯养的绿豆芽，生黄豆芽更

显简约与质朴。它无需过多人工干预，仅

凭一捧黄豆，一勺清水，便能在温暖潮湿

的环境中，默默积蓄力量，展现出生命的

奇迹。记得儿时，母亲总会在春分前后，

挑选出一颗颗饱满圆润的黄豆，用温水浸

泡一夜，而后置于铺有湿润纱布的篮子

里，每日早晚洒水，细心呵护。不出几日，

一粒粒干硬的黄豆仿佛被赋予了魔法般

争先恐后地探出了嫩白的小脑袋。母亲

说，生黄豆芽的过程，就像是看着孩子们

一点点长大，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每当这

时，我总爱趴在篮子边，仔细观察这些小

生命的变化。只需几天时间，便可以抓一

把刚长成的黄豆芽，简单清炒，那脆嫩的

口感和淡淡的豆香，瞬间唤醒了味蕾，仿

佛整个春天都被含在了嘴里。

提及柳芽，便不得不联想到那句古

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春天的柳树，不仅以其婀娜多姿的

形态装点着大地，更以其嫩绿的柳芽，为

人们带来了一份别样的春意。古人有

云：“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柳芽不

仅美化了春日的景致，更是古人餐桌上

的珍馐。在古代，采摘柳芽入馔，被视为

一种风雅之举，它寄托了人们对春天的

热爱和对生活的细腻情感。柳芽采摘期

极短，需在其初长未展之时迅速采摘，方

能保留那份最原始的清香与鲜嫩。记得

一次春日踏青，偶遇一片柳林，嫩绿的柳

芽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征得主

人同意后，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些，回家

后用开水略焯，去除苦涩，再拌以蒜蓉、

香油，一道清新爽口的凉拌柳芽便完成

了。入口那一刻，仿佛整个春天都被咀

嚼，那份清新与甘甜，让人心旷神怡，犹

如穿越回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与文

人墨客共赏春光。

如果说黄豆芽和柳芽是春天的平民

美食，那么香椿则是春天餐桌上的贵

族。香椿树在春风的轻抚之下，抽出嫩

红的芽叶，这些芽叶不仅色彩鲜艳，诱人

采摘，更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馥郁香

气，仅仅嗅上一嗅，便能令人心旷神怡，

满心欢喜。香椿的食用历史悠久，早在

汉代，它就被列为贡品，是皇室贵族餐桌

上的珍馐。明代文豪李渔在《闲情偶寄》

中言：“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

香椿，凭借其独一无二的韵味与魅力，成

为了春天舌尖上的奢华。

香椿炒鸡蛋是我自认为最好吃的一

道菜，将红嫩的香椿切成细碎的末儿，然

后与打散的鸡蛋液混合在一起，加入适量

的盐，搅拌均匀。待锅烧热，倒入适量的

油，当油温达到七八成热时，将那碗香椿

鸡蛋液倒入锅中。只听“嗞啦”一声，鸡蛋

液在热油的怀抱中欢快地膨胀开来，蛋液

与香椿碎叶交织缠绕，黄中有绿，绿中有

黄，令人赏心悦目。待其装盘后，迫不及

待轻轻夹起一块送入口中，香椿的清香与

鸡蛋的鲜美在舌尖上完美邂逅，仿佛将整

个春天的味道都凝聚在了这道菜中。

前日读到俳句“春芽初萌时，地下

根在说往事”，忽然懂得母亲为何总说

“咬春”——那些在齿间迸裂的嫩芽，是

草木写给岁月的家书，而我们咀嚼的，何

尝不是时光的骨血？

岁月悠悠，春去春又来。咬一口春

天的芽，让那份清新与希望，伴随我们走

过四季，直至心底生根发芽。

每逢“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春夏之交，村里的洋槐

树，就像突然冒出来的惊喜一般，仿佛一夜之间，那些

直挺挺的洋槐树枝头，一下子绽开了如一挂挂银铃般

的花朵。真的就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一样，赶趟般徐徐拉开了近夏的帷幕，要热热闹闹

地举办一场气势壮观的农家花事，整个村子也仿佛都

被槐花的馨香气息所浸染。

因家乡人信奉“家种一颗槐，财源滚滚来”，所以每

到此时，各家各户院墙里冒出来的一株株高低不等的

洋槐树，就会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细碎奶白的鲜嫩槐

花，那气势，好像一户户在比赛，看谁家树上的槐花开

得最多最茂盛。

印象里，在我们村东大队养猪场南面，有一片枝叶

茂密的洋槐林。每到洋槐花开的季节，就会招来嗡嗡

嘤嘤的蜜蜂，不知疲倦的穿梭酿蜜。猪场场长姓李，小

名叫蚂螂。在我们那里是把蜻蜓称谓蚂螂的，把凡是

两眼使劲儿往上睁的吊吊眼儿，称作是“蚂螂眼儿”。

甭看使劲儿睁着两眼的蚂螂场长，总是一脸的严肃，可

他对猪场前那片繁茂葱茏，亭亭如盖的杨槐林，就像呵

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绝不允许任何人，偷偷地冒犯这片

象征着他神圣尊严的杨槐林里钩槐花吃。偏偏也怪，

他唯独允许母亲可以来这里摘槐花。母亲说起理由

来，立刻显示出有些自豪，但听起来却有些勉强：“你知

道吗？我就是李蚂螂赶着脖子上套着咣啷咣啷铜圈的

大马车，从你老娘村娶到这个村来的。我每次到杨槐

树林摘槐花，一说起这码事来，终身未娶的蚂螂场长，

禁不住女人套两句近乎，嘿嘿一笑就算答应啦。”

那天一大早，我紧跟在母亲身后，手提着一个母亲

用麦秸秆编成的大提包，来到这片槐树林前。蚂螂场

长好像知道我们娘俩要来一样，他吱呀一声打开猪场

小东屋两扇灰黢黢的木门，搬出一个一人多高的自制

木梯说：“让孩子蹬着这个爬到树上，顺着树枝能捋得

多。”母亲忙接过梯子嘴里应到：“多亏你蚂螂叔，每年

能在青黄不接里让俺娘俩吃个槐花饱，要不还顶不住

咋样饿肚子哩。”蚂螂又是嘿嘿一笑说：“如今日子都紧

巴，我是心疼你们娘们孩儿过得不容易，才让你们吃偏

食哩，赶紧摘吧，要不人多了看着不好看。”

我好奇地问母亲：“娘，为啥先长槐花的树叫洋槐，

后长槐花的叫笨槐呢？”母亲微笑答道：“傻孩子，你连

这都不知道，早开槐花的槐树，因为很喜欢春天的阳

光，所以叫‘阳’槐，那种慢慢蹭蹭，在大热天才开槐花

的槐树，自然就叫笨槐啦。”一字不识的母亲，把“洋”误

认为成了“阳”。而少不谙事的我，那时也不明白，洋槐

树是早在140多年前，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刺槐，外国

槐树冠一“洋”字也是情理之中。不过，我后来觉得，母

亲解释的“阳”，到更带有深刻的内涵。

母亲把槐花采回来后，就像平时她总能把苦涩的

日子过出甜味儿那样，变着法的做出槐花苦累、槐花面

饼、山药面槐花饺子等各种味儿道的槐花美食来。

母亲在做这些槐花美食时，我站在她身旁，看着她

熟练地揉面、蒸饭，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她微微

发白的鬓角上，蒸汽氤氲中，槐花的香气愈发浓郁。那

一刻，我忽然明白，槐花饭里不仅有春天的味儿道，更

有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牵挂。

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笔在阜平县的太行山间，侯桂森把蓝天

扯成一块块长方形的绢布，铺陈在狭小的

洼地上，有的排列整齐，有的排列凌乱，不

管如何排列，都是依山就势。那一块块如

同天蓝色绢布的大棚下，都种植着阜平人

的致富梦，种植着侯桂森的理想。

这个被阜平人奉若神明的专家其实

很普通。他其貌不扬，但头衔颇多——廊

坊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廊坊师范学院特聘

专家、阜平县食用菌专家组组长、太行山

食用菌研究院院长，钻研蘑菇一钻就是四

十年。他见证了中国蘑菇产业从无到有，

到如今成为继粮食、油料、果树、蔬菜之后

的第五大种植产业的发展过程。

不断求索

侯桂森1954年出生在香河县农村。

小时候，家里吃不饱穿不暖。于是他有

了一个梦想：长大了，更好地研究土地，

让土地多打粮食。

他是一个想要当伟大农民的学

生。1974 年，经地方推荐到天津杨柳

青廊坊地区农业学校农学专业学习，

1976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1977年，到山东农业大学进修，系统地

学习了 11门大学本科课程，导师邹琦

对他立志做学问的启发很大。回校

后，继续从事植物学、生物技术课程教

学。他虽然没有回到农村一线去种粮

食，但是通过给学生们传授的农业技

术，让他们指导了更多的农民增收增

产。1984 年，他又考入河北师范大学

生物系函授班，获得硕士文凭，为后来

的生物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

胜任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教学的同时，

还学习了有关微生物（食药用菌）基础

理论和大量的产业化开发知识，理论

联系实际，在干中学，为成为知名行业

专家奠定了基础。

1987年，廊坊农业技术学校从天津

搬迁廊坊以后，他们开始考察实用技术，

到全国各地参观，其他地区有零星蘑菇

种植，蘑菇还是山珍，是一般普通人家可

望而不可及的高贵。那时，全国的蘑菇

产量才几万吨，年产值才5亿多元。

学习之路就是探索理想之路，奋斗

的过程就是走向成功的过程。他前往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请教，在那里，王春平

先生手写的关于食用菌发展前景广阔的

信息，他至今仍悉心保留着，这些文字如

同火种，点燃了他对食用菌领域的探索

热情。在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菌业之

路上，有几段经历至今令他难以忘怀：在

择业创业就业和社会化服务方面几十年

坚持不懈干一件事，功到自然成；在产学

研与服务三农活动中，抓住急难愁盼卡

点，下大力攻坚克难，创新驱动实现超常

规跨越式发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老百

姓增收致富的笑脸，是科技工作者的最

高追求。

在王春平先生的文字鼓舞下，蘑菇

在他心中变得越来越高大，变得越来越

可爱。应该说，他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和

蘑菇打交道，从而成就了他一生的理

想。食药用菌也像亲人一样成为他生命

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断探索

侯桂森介绍，目前世界上已发现

的蘑菇种类达 14000 种，其中约 50%

为可食用品种。在中国的可食用蘑菇

中，有 950 种食用菌。全球有毒蘑菇

约 480 种，含剧毒致人死亡的品种有

40 余种，毒蘑菇分布也很广泛，有些

蘑菇看着漂亮，实际上是有剧毒的，需

特别注意鉴别。他提醒喜欢在野外露

营或者采集的人们，虽说采集蘑菇是

乐趣，既劳动了又有鲜蘑菇吃，这个时

候特别要注意，没有蘑菇常识，千万不

要去冒险。

在人类栽培的品种包括双孢蘑菇

（即白蘑菇）、香菇、金针菇等，其中双孢

蘑菇因适应性强成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

品种之一，日常饮食中常见的蘑菇（如杏

鲍菇、牛肝菌、竹荪等）具有较高营养或

药用价值。包括咱们经常吃的木耳，也

属于食用菌类。

并不是所有的食药用菌都是同样的

习性。它和人类一样，分布不同地区，差

异化的习性和技术要求也不一样，侯桂

森虽为蘑菇技术研究专家，并不等于他

对所有的蘑菇都有研究，而他所研究的

是最为广泛食用的香菇。

小时候，咱们看过的电影《白蛇传》，

里面的灵芝仙草实际上就是具有极高的

药用和保健价值的蘑菇。看过电影，以

为灵芝是不存在的，其实是存在的，人类

可以大规模种植和培育。

理想，只有在奋斗中才能闪耀光

辉。这几十年，他到过国外，国内走过新

疆、重庆、河南、河北、北京等地，指导这

些地方的蘑菇产业化种植和发展。应该

说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在罗马尼亚以及

北京和阜平。

1992 年到 1994 年两年间，他被公

派赴罗马尼亚开发种植食用菌，他带

着珍贵的试管菌种，充分利用罗马尼

亚当地的玉米芯、木屑等原料，搭建出

菇大棚。经过不懈努力，鲜菇和酸菇

制品成功上市。这次经历不仅让他积

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填补了国内食

用菌行业海外种植的空白，提升了产

业化水平，让他得以放眼国际。现在

想来，他应该算是“一带一路”理念的

早期践行者。

2003年到2013年十年，他应聘到北

京通州永乐店镇，致力于发展林下菌类

种植，构建林菌共生体系。经过他们的

规划和设计，这个镇内孔庄东口村建成

了日产菌棒过万的生产基地，主要栽培

香菇和毛木耳。利用林冠遮阴优势，在

小棚内栽培出高品质食用菌，鲜菇直接

供应农贸市场批发销售，为当地农户开

辟新增收渠道。2007年，林菌间作项目

被北京市政府列入为市民办的58件实事

之一。通州区在2012年成为世界第十八

届食用菌大会参观展示基地，向世界展

示中国食用菌产业风采。那个时候，还

没有提出京津冀协同化发展的这个概

念，现在想来，他就是“京津冀协调一体

化”进程中以技术助力北京郊区发展的

先行者。

这几年，他因为在全国脱贫攻坚战

中，助力革命老区阜平县脱贫致富，成绩

突出，也成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被

评为全省道德模范。

2009年，他的食用菌服务团队在易

县推广食用菌栽培技术，取得了进展。

2013、2014年在阜平县进行了栽培试种

也取得了宝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反映

到县委、县政府，县领导们研究后以为可

以大力发展，于2015年9月召开了全县

动员大会。

阜平现代蘑菇种植，走了十年道路。

从2015年8月着手谋划，从零起步，总投

资15亿元，产业规模一下子就跃升至全省

第2位。全链建设与产能实现了突破。建

成菌棒基地3个，三家龙头企业成为省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成高标准产业

园102个，出菇养菌棚室近4600栋，年栽

培投放香菇和木耳等菌棒达8000万只。

三产融合与农户增收的综合效益目标得到

了实现。年产鲜菇6万吨，一二三产综合

总产值达到10亿元，农户获利3.5亿元。

产业覆盖11个乡镇140个行政村，直接带

动农户1.5万余户（5万人），户均年增收2

万元以上。

不断创新

侯桂森小时候的梦想是让更多的

人吃饱吃好。现在，这一梦想成了他一

生不变的理想。但其中的艰难也可想

而知。自豪的是，无论多么艰难都走过

来了；自豪的是，自己没有选择安逸地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授课老师；自豪的

是，在退休之后，又找到了新的奋斗方

向，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更辉煌的延续和

精彩篇章。

百姓是朴实的，也是现实的。在阜

平的每一天，他都要和百姓沟通蘑菇产

业的前景，但是他们“不见兔子不撒鹰”，

必须尊重老百姓这种生存哲学。因为老

百姓经得起赚经不起赔啊。

如何让这里的百姓脱贫致富，政治

责任感、心里压力非常巨大。光靠情感

是不够，技术是第一位的。

在侯桂森刚开始指导阜平百姓种

植蘑菇的时候，百姓们满心期望小蘑菇

快快长大。他们按时注水、通风、透氧，

像照顾自家娃娃一样精心，那些蘑菇好

像是享受安逸，跟睡着了似的，就是不

从菌棒上露头。他听完后，走进棚里。

温度、湿度、照度、酸碱度都是他要求的

正常数值。他告诉乡亲们，你们用鞋底

拍拍菌棒，找个棍子敲一敲，大家在疑

惑中按照他说的去做，过了两天，蘑菇

争先恐后在露头生长。他告诉乡亲们，

植物和人一样都有贪图安逸的休眠习

性，这叫植物休眠，是可以叫醒它们

的。乡亲们在后来的种植中，在固定的

时间内，按照规律地敲打菌棒，放一些

音乐，都很好地促进了蘑菇生长。蘑菇

该休眠的时候，必须休眠。这叫“计划

性控制出菇法”，是科学，也是他们见到

的传奇。

在阜平县史家寨乡下庄村，有个四十

多岁的中年汉子叫王卫青。有一天早上，

他推着装满菌棒的小车，不顾他老爹的阻

拦。把一小车菌棒呼啦啦全倒进了沟

里。而他老爹王老汉蹲在地上，捂住脸，

呜呜地哭，泪水从皴裂的手指间渗出来。

侯桂森捡起一根菌棒仔细看起来。

那上面本该生着白色的菌丝，却长了一

层红毛。他说这菌棒不用扔，菌棒感染

的是红毛菌，这种杂菌是速生的，只要处

理得当，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王卫青似

信非信，犹犹豫豫，他说他在网上查过，

也问过县里的技术员说，不把被恶性菌

感染的菌棒及时扔掉，整个大棚可就绝

收了！

侯桂森告诉他如何处理，王卫青当

即表示要把这些菌棒捡回来，好好养。

侯桂森想王卫青家有这个情况，其

他种植户肯定也有这个情况，赶紧摸底

处理。没有想到，他们的车刚要走。准

备往下一个种植点，王卫青忽然咕咚一

下躺在汽车前。不让他们走，说他们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有问题咋办？王

卫青说他不求赚钱，只要能保本就行。

侯桂森赶紧把他拉起来，当着众多乡亲

们的面，给他保证，只要按照他说的去

做，如果还赔了，全算他侯桂森的，这样

才得以脱身。那一年，王卫青不仅没有

赔钱，还赚了3万多。其他种植户也都没

有赔钱。

几个户的成功并不等于其他百姓都

成功，如何让更多的百姓捧起蘑菇来致

富？成为试验成功后的重大课题。能不

能建成一条产业链，能不能在源头、种

植、销售等方面全面规划？

侯桂森体会到，试点的成功经验不

能简单复制到大规模推广上，这是两股

劲儿，仅靠蘑菇军“单兵冲锋”不行，得把

政府、企业、金融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

“集团作战”。他就不停地见领导、找企

业、会专家、组团队，在总结各方面意见

的基础上，找到了突围之计——推广政

府+企业+金融+科技+基地+农户的“六

位一体”和统一建棚、统一采购原辅材

料、统一引进并制备菌种、统一生产菌

棒、统一技术指导服务、统一产品回收销

售，以农户为单元独立经营管理的“六统

一分”运营模式。

模式有了，如何执行？谁来带头？

侯桂森把骆驼湾村的村主任选为带头

人。让他大胆地先包了六个棚，没承想，

村里事多得忙不过来，根本顾不得管

理。采摘香菇要提前准备好，得让人等

蘑菇；他忙昏了头，蘑菇等了人，耽误了

采摘时机，本来圆圆厚厚的一级光白面

菇长成了八级的大片菇，价格掉到了一

斤八毛钱。不过，由于“六位一体”体系，

有保险兜着底，村主任最后不赔不赚落

了个白忙活。本来这个榜样是树歪了，

可歪打正着，老百姓一琢磨，种成这德行

都没赔，咱要是铆足劲儿照看，那还不真

长出小金伞来！

骆驼湾村的陈素花，婆婆常年有病，

两口子想进城打工都拔不出腿，光靠几

亩边边角角的瘦地土里刨食，日子越过

越恓惶。见能在家门口种香菇，风险小

利润稳，还不耽误照顾婆婆，就试着承包

了一个大棚，没想到当年就回了本。陈

素花一发不可收拾，拽着小金伞越飞越

高，每年都能赚个十五六万。骆驼湾村

脱贫的路子越走越宽，发展了旅游业，陈

素花干脆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自己则

在县城买了楼房，每天坐着公交车回村

继续种香菇。

理想是一朵盛开的花，只有把理想

的实现同人民大众实际结合起来，理

想才有最美的光华。阜平脱贫攻坚这

些年，可以说，侯桂森都没有闲着过，

不是泡在蘑菇棚里，就是在赶往蘑菇

棚的路上。阜平山区的村村寨寨，甭

管远近，没有他跑不到的地儿。阜平

十年，他热爱上了阜平这块红色的土

地。熟悉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哪里的

一草一木，熟悉了哪里的乡亲，熟悉了

哪里的百姓。

不断延续

阜平脱贫攻坚取得圆满成功，侯桂

森也因此荣誉加身。很多人说，老侯也

算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可以踏实地颐

养天年了。但是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为

了奋斗的。食用菌做到这个地步，和人

民期待的健康、美好生活还有很大距离，

他和他的团队还不能停步。

前文提到过的灵芝，人们对灵芝神

奇的药用功效感到震惊。灵芝是菌类中

最为宝贵的，经济价值也是最高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侯桂森与药用

真菌灵芝结下不解之缘。在廊坊中国农

科院炊庄基地，他首次接触到段木灵芝

栽培技术，从此便被灵芝的魅力深深吸

引。随后，他踏遍国内的山川大地，走访

众多生产基地和研究机构，积极参加各

类行业盛会，目的是希望在药用菌中再

展一番大作为，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

致富路径。

中国是世界上认识应用灵芝最早

的国家。经放射性同位素质谱分析，距

今约6800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

姆渡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开始采集并

利用灵芝。灵芝收载于 1955 年版至

2020 年版共 9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奠定了灵芝所具有的药用价值的

法定地位。其后，灵芝又被列入《可用

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灵芝及其制

剂不仅用于临床防病治病，而且作为保

健品广泛用于人类保健。2023年11月

9日，国家卫健委和食药监总局正式发

文，灵芝可作为食药同源物质，为灵芝

在食品开发中的应用开拓了更广阔的

前景。

经过多年的探索，侯桂森研究出分

段木与代料栽培两种方法，鼓励群众

对灵芝进行大量的栽培。以他为首的

专家团队对药用菌灵芝进行了多年的

深入研究，在深加工及服务健康产业等

方面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研制出相

关保健类灵芝产品，将指导更多的农民种

植灵芝。

柏乡县的牡丹园虽非中国最大，却可以称之为最早。

确切地说，该牡丹园应称作汉牡丹园。

龙华镇北郝村西，四柱飞檐的高大牌坊引领着游客

款款前行。小径旁、长廊边、连栋大棚里，错落有致的花

田绵延成牡丹花海，姹紫嫣红的牡丹花朵们赶着趟儿地

展开笑颜，千娇百媚地迎接八方来客。占地面积680

亩，总培植16万株的九大色系、千余品种的牡丹花，朵

朵婀娜，最称奇的是同株花枝能开出不同品样、不同颜

色，甚至还有一朵花能绽出215片花瓣来，令人叹为观

止，将盛唐诗人徐凝的名句“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

好物华”所激发的情绪价值不断刷新到最高峰。

众所周知，武则天为庆祝自己荣登大宝而在隆冬之

时下令百花一夜盛开来助兴，牡丹因坚持时令不为淫威

所趋，武皇便怒贬牡丹至洛阳邙山，而牡丹终究历经严

冬的坚忍于翌年春暖开花，较之前更魅力有加，从此便

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之说。

洛阳牡丹的风骨与气节成就了皮日休对牡丹盛誉

为“花王”之称所加冕的第一冠：“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

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殊不知，距洛阳牡丹声名稳居榜一的七个世纪之

前，即两汉交汇时期，汉牡丹忠心护主的故事便由这

里——柏乡县北郝村弥陀寺起始。公元24年，时被更

始帝刘玄封为萧王的刘秀被篡汉的王莽追杀至此，无处

藏身时，躲到弥陀寺残垣旁的牡丹丛中，此刻牡丹们像

通晓天机一般舒枝展叶，颔首吐芳，开绽如盘之大的花

朵掩藏住刘秀身形，才成就了刘秀于公元25年在距此

五公里之外的故城店镇鄗南千秋亭称帝时，特意将对自

己有过救驾之恩的牡丹封为“花中之王”“汉牡丹”，并题

诗一首：“萧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唯有牡丹

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

汉牡丹的灵性脉向传承两千余年不改本色，通事

理，明气节，为世人在扬善恶、正三观上做足了意象表

达。最值得称颂的，是在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柏乡时垂

涎汉牡丹的名贵与灵气，两次强行连根带土挖出移栽至

日本却未能成活，甚至最终枯死，像是对日寇制造的王家

庄惨案所遇难的45名柏乡同胞的哀悼与殉命。而称奇

的是，抗战胜利后，被日寇挖掘后残存的汉牡丹根系又重

新恢复生机，于新中国成立时再次绽放出喜人的花朵，于

是，汉牡丹“异地不活”的本质风格所衍生的民族气节，成

为“花开知国是”的人文风尚，被誉为“爱国神花”。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艳冠群芳的柏乡汉牡

丹，中国汉牡丹，在款款春风的涤荡中摇曳倩姿，华容如

是，嫣然如许。

嫣然如许
□曲宗红

种植理想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谭国伦


